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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吴 波 同 志是 财政 部的老部 长 ，是 中国 共产 党的 优 秀 党

员，是我国财政战线上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深受财政部广 大

干部职 工 的尊敬与爱戴，人们 亲切地尊称他 “吴老”。吴老因

病于 2 0 0 5 年 2 月 2 1 日在北 京逝世 ， 享年 9 9 岁。吴老

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财政 工 作，新中国成立

后 ，任 中央财政部办公 厅 主任 ， 1 9 5 2 年 8 月任 财政部副

部长， 1 9 7 9 年 8 月任 财政部部长、党组 书记 ， 1 9 8 8

年 6 月 离休。他 担任 财政部主要领导期间 ，党性 观念强 ，结

合 实际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 真执行党的十一

届 三 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坚持改革开放 ，积极

探 索 财政 工 作的新路 子 ，解决 面 临的 困难问 题。六 十 多年

来，他 对党对人民无 限忠诚，始 终不 渝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

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 和 “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在政 治上、

思想上、行动上 自觉同 党中央保持一致。他 共产 主义 信念坚

定，具有坚定的 党性和 坚强的组 织 纪律观 念，具有很 高的政

治理论 水平。他 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一切从实际 出发 ， 实事

求是，敢讲真话 ，如 实反映问题。他 尊重群众，联 系群众，

关心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他 工 作作风民主， 坚持原

则 ，顾 全大局。他 政 治敏锐 ， 工 作严谨，淡泊 名利 ，生活俭

朴。他 光明磊落，襟怀坦白 ，表现 了 一个共产党人的 高尚品

质和道德风范。他 为政 清廉，不谋私利，对己对家人对身边

工 作人员严格要求，多次被评为 中央国 家机关艰苦朴素的模

范。吴老身体力行地 实践 了 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吴

老逝世两 个多月 来，财政部广 大干部职 工 深切缅 怀这位 忠诚

的共产主义 战士，追忆和学 习他的 高尚品 质和道德风范。本

刊现选登两篇 文章，一是为 纪念这位 为 中华民族解放 事业、

为 社 会 主义 革命和建设 事 业、为 财政 事业奋斗一 生的 老领

导；一是为鞭 策我们 学习 吴老的 高风亮 节，坚定理想信 念、

坚持党的 宗旨、遵守组 织 纪律、改进工 作作风、做好本职 工

作，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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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 月 20日春节前，国务委员王丙乾、原财政部领导项怀诚、

迟海滨、田一农、付芝邨等在吴波家中。
摄 影  王 军

吴老，是财政部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是我崇敬的革

命老前辈，他老人家的风范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说起来，作为后生晚辈的我，和这位老部长接触并

不多，对老人家的了解和敬重之情，多来自财政部老同

志的口耳相传、言谈话语之中，当然也有我的一点亲身

经历。这些点点滴滴、细枝末节的碎片，就足以汇拼成

镶嵌在我心中真正共产党人平凡而崇高的形象。老人

家的高尚情操和道德风范，常常挂在我的嘴边，每每遇

到适宜的场合和话题，就情不自禁地谈起。我曾多次不

揣轻重地说，要知道什么是原本的共产党人，看看吴老

就行了。说起来很多人都可能不相信，老人家的风范，

曾使我读大学的女儿感动得不能自已，当众流泪。那是

去年 2 月份，我女儿回国探亲，我约亲朋好友聚会。席

间，人多酒多话语多。谈生活、事业、际遇，谈青年人、

中年人、老年人，谈世风、党风、不正之风。反腐倡廉

的话头使我又一 次谈起吴老的高风亮节。不知多久，旁

边的人捅捅我，眼神示意。噢，一 向性情欢快的女儿已

然默默不语、泪流两行。啊，吴老的高尚一样能感动

“新生代”。

吴老 2 月 2 1 日逝世的消息是 2 4 日得知的。那

天办公室的同志告知我，吴老逝世了，问我明天的告别

仪式参加不参加。正沉浸在改稿中的心惊动了一 下。这

倒不是事感突然，知道吴老年事

已高， 9 9 岁，按坊间的说法，

一年 1 2 月， 9 9 年间的闰月加

庚，吴老早已是百岁老人了。此

前，我曾多次为老人家高寿而高

兴。但是心有感慨 ，吴老这一

走，从此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位

忠诚、优秀的老共产党人。2 5

日临参加告别仪式之前，同去的

王质莹在楼道上和我念叨，听说

吴老立下遗嘱，去世后要把自己

的房子交给国家。这又不禁勾起

我的感叹和追忆。王质莹问，能

不能写点东西？又正在进行党员

先进性教育。我默想。车进八宝

山革命公墓。松柏肃立，积雪未

消，天寒气清，“沉痛悼念吴波同

志”的白纸黑字的挽幅高悬在第

一告别室门楣上方，众多前来送

行的人默默签到，佩戴白花。低回的哀乐缓缓迎送着悼

念的人流，不知有多少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也拖着蹒

跚的步履前来送行。我的心被隐隐地叩击着。恭恭敬敬

的三鞠躬后，告别覆盖党旗静卧鲜花翠柏之中的吴

老。心想，我应该写点什么，作为晚辈对老人的缅怀之

情。
“吴老”这个称谓开始进入我耳中时，是我 1 9 7 5

年到财政部不久。那时 “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但在人

们的普遍厌倦之中还在折腾，“批林批孔”、“反击右倾

翻案风”，等等。但经历多年纷扰的人们已暗暗反思，

仨一 群俩一伙地悄声谈论着往事，吴老自然是其中的

话题。当时人们仍心存恐惧，“文革”中的人和事依然

敏感，我又新来乍到，知趣地不敢多问，但已知道吴老

是原来财政部的老领导，对偶听的片言只语却不知来

龙去脉。尽管这样，我已感知大家都是在为吴老鸣不

平。“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布结束，人们对吴老的

言谈就放开多了。有关吴老的好人品、好作风的事例，

就零零碎碎、陆陆续续地沉淀在我心头。只是已过 2 0

多年，如今已不能准确具体地记忆，但依稀记得的还不

少。

人们赞扬吴老忘我的工作精神。五十年代，国家经

济贫穷，办公条件很差，大夏天的，只有咣啷作响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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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吴老常常是穿着大背心大裤衩，汗流浃背地埋头

办公，晚上很晚才下班。人们赞叹吴老淡泊名利、关心

群众。大概是 “三年困难”时期（ 记不清了），他主动

降低自己的级别和工资；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生活困

难，就默默地拿工资救助。人们感佩吴老严格律己。他

有好几个子女在外地工作，就是不主张调回北京，更不

准许别人帮忙；老人家当部长时已年逾古稀，腿不好，

髌骨软化，但不同意为自己配车，好长时间从西四步行

来部上班，后经反复劝说，才同意低档配车；老人家有

一次访问延安，就是执意不肯用公车送前来看望的亲

属回返；也就是这之后，秘书深受教育，写了份材料，

被报纸转载，受到了吴老多次批评，因为吴老此前一向

不接受记者采访写自己。

有道是：“政声人去后，民情闲话时”。 位居官位，

大权在握的时候，人们的颂扬未必是真心、真实。而当

时处不利、落难失权后，人们的口碑才多是真情实感、

客观公允。吴老如是，人们真心爱戴他。

我对吴老的亲见、亲听、亲感的事，是从 1 9 7 7

年初参与给张劲夫部长写纪念周总理讲话稿开始的。周

总理 1 9 7 6 年 1 月 8 日逝世，全国人民处于极大的悲

痛之中。由于 “四人帮” 疯狂阻挠，全国人民想深切悼

念这位深受爱戴的伟人而不能为。1 0 月份，“四人帮”

终于陷入灭顶之灾，人心大快。1 9 7 7 年总理忌日前

夕，各地、各部门和许多单位都在准备纪念活动，财政

部也一样，准备召开一次隆重的纪念大会，表达欲曾悼

念而未成的悼念之情。起草张部长讲话稿的任务落到财

政部办公室资料处（即如今的办公厅研究处 ）。直接负责

起草的是付助理（付 芝 邨 ，时为副处长）。为完成好

任务，除搜集文件材料外，还准备访问一下与周总理工

作联系较多的吴老。这一天老付同志带着盛芳莹和我来

到西四大酱坊胡同吴老的家。这是一处四合院，正房坐

北朝南，吴老住在正房。吴老的老伴邸力老师把我们迎

进房间。室内比较宽大、陈旧，北侧和东侧排列着许多

陈旧的木制书橱。当时吴老身体不好，面容发黄，背西

面东平静地坐在旧沙发里。寒暄之际，吴老边指指我边

轻声问老付，老付说这是我们处新来的小刘。我第一 次

见到了这位老前辈。

那天吴老谈了很多，总理的风范感动和教育着我。

吴老说，总理精力惊人，为党和国家日理万机，不

知疲倦。夜里十一二点钟，往往我都睡下了，可有时还

接到他的电话，问情况，有时接电话已是下半夜一两点

了，知道总理还在忙碌着。他有好几个秘书，轮流值

班，都觉得很忙很累。总理对秘书要求很严格，也很关

心。夜里总理常常叫值班秘书回自己办公室休息。秘书

哪儿好意思，说我们几个人忙都感觉累，您一个人忙不

就更累。总理总是和蔼地说，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

的，老得等着我，因此我不累你们累。先回去，有事再

叫你。秘书们在总理身边工作虽然很忙，但心情都很愉

快。

总理很关心、支持财政工作，常常为财政主持公

道，排忧解难。吴老回忆五十年代的状况说，经济凋

敝，百业待兴，财政很困难，各方面都很需要钱，财政

压力大。有时开各大区书记会，叫我到会。各方面都要

求给钱帮助解决问题，可又拿不出那么多钱，我左右为

难。为难之际，常常是总理出面调解。

我记忆最深的是吴老回忆的总理的高超领导艺

术。解放初，恢复经济亟需财力，办法只能通过税收多

组织些财政收入。财政部考虑征收娱乐税。这个税该征

不该征，不同方面有不同反映，一时举棋不定。一 天，

总理得知浙江一个小剧团在北京演出（ 地方小剧种，名

字记不起来了）。他把秘书叫来说，今天晚上就不安排

你的工作了，你去哪儿哪儿看出戏，顺便递给他一 张事

先买好的票。秘书惊讶，工作这么忙，哪儿有闲工夫去

看戏！秘书迟疑。总理没告诉他的目的 ，只是说你去

吧，回来把看戏的情况跟我说说。夜里秘书回来，总理

问怎么样？秘书说，看戏的人很少，就前几排座位有点

人，演员们又不能不演，台上台下都很尴尬……事后研

究这个问题，总理说，解放后，全国还有不少这类草台

班子，一个小剧团有二三十人、三四十人，要靠演出吃

饭。可是又没多少人看，卖票收入很少，再征税，这些

人怎么谋生！后来这个税就没开征。

吴老平静、深情地回忆总理的往事，敬慕总理可亲

可敬的领袖风范，由衷地赞叹总理的高超领导艺术，使

我这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深受震撼、备受教育。如今回

想，吴老对总理的敬佩何尝不是他以伟人风范为楷模

的心境！

谈话间，我们经意不经意地扫视着陈旧的房间：年

久失修，墙皮斑驳脱落，没有像样的家具和摆设，特别

是西面花墙上半部横裂开一道很长的大口子。我们都

不免吃惊和担忧，于是说，这多危险，地震后房管局就

没来人给修修？再地震怎么办！吴老平静地说，来

过，我没让他们修。我们不解。他又说，我不是不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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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修，要是只把裂缝修修倒也没什么。你们看这房，

他们要来修，肯定不会就修这个地方，全都得修，多费

事，得花多少钱。我们劝说还是修修吧，不然太危险。

吴老依然平静地说，没关系，就我们两口人，这房子也

大，再地震我们把床搬到东边就行了。我们都一时语

涩，心中凄然。

有幸的是，后来吴老直接走入我们中间。好像是吴

老当一年部长卸任之后，有一段时间编入我们研究处

党小组，我是党小组长。心里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

是，能与老前辈坐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可以面对面地谈

心、聆听意见和教诲，直接感受老前辈的风范；不安的

是，老人家资历深、地位高、水平高，与我们这些参加

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在一起，总感觉反差太大，心情拘

谨，无所措手足。其实多虑，和我们第一次过组织生活

时我就顾虑顿消。老人举止安详，神态平和，轻声慢

语，和我们一 样地发言。给我的感觉，静坐在椅子上的

老领导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吴老的发言现在我

记不起来了，但有些话和事还在脑际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底子薄，

财政规模小，每年财政收入增长一般是四五十亿上下，

有时略多些。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方面都

想把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快一些，这需要很多钱，于是

焦点集中到财政部，一度出现所谓“积极预算”的说法，

意思是安排年度预算时应该把支出盘子打高，收入缺口

想办法在预算执行中“积极”填平。这实质是赤字预算，

当时财政经济很难承受，风险很大。在一次党小组会

上，人们热烈议论着。吴老像是说给人听又像自言自语

地轻声说：“要是一年增收二百亿就好了。”声音轻微，

不知别人听到没有，我是清楚地听到了。蓦地，我的心

像突然被撞击了一下，深深感到这位离任的老领导依然

那样的忧虑、期盼和无奈，仿佛听到了那颗永难释怀的

搏动着的年迈的拳拳之心。
当时的党小组会，因为种种原因，有时能按时开，

有时不能按时开，有时干脆是临时安排的。吴老年岁

大，身体又不太好，再说家也离部机关比较远，有时开

党小组会就没通知他老人家参加。后来老人家知道

了，就通过秘书传过话来。当老人家再来参加会的时

候，我就向他解释。老人家平静慈祥地表示谢谢，然后

说参加组织生活是党员应该遵守的组织纪律。开会你

们要通知我，我因为身体不好或有什么事不能来，再向

你们请假。我心里很惭愧，敬佩地接受了意见。

我是党小组长，党费当然由我来收。吴老的党费每

次都由秘书按时代交。有一次，我发现吴老交的党费多

了好几十块钱，便问他的秘书这是怎么回事。秘书说，

这是按国家规定给老干部请保姆的补贴，他不要，让交

党费。我问怎么不要。秘书说，吴老说请保姆是为了照

顾自己，自己工资又高，请保姆的钱应该自己出。我只

能收下。心想，这是国家规定的待遇，享受无可非议，

可吴老却作了这样的处理……

吴老对自己要求严格，对部机关的作风建设也同

样重视。记得有一年部里买了几辆 “奔驰”轿车，当时

听说是通过外事口买的二手车，因此车好价格也便

宜，按说也不是大问题。但知道的，自然能理解；但不

知道就里的，一看数辆高级轿车出入财政部机关，其影

响可想而知。吴老知道这件事情后，提出了批评，记得

那是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里召开的一次部机关全体党

员大会上。会散了，返回部机关的路上，人们边走边议

论着。有的人好心地说，吴老也真是的，自己一身清

廉，也离任了，还管这事干什么！叫人家不爱听，白得

罪人。也有的说，吴老讲得好，应该批评。到底是财政

部，几十年培育了好风气，吴老谆谆告诫后，没多久，

这事就妥善解决了。

吴老永远地离开我们了，离开的日子适逢进行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之际。联想记忆中的吴老的

往事，心里琢磨，党员先进性应该就是党性吧，或者

是党性与时俱进的体现？不管怎样理解，我都觉得

吴老的高风亮节是他党性绽放的璀璨光芒，应该是

我们永远谨记和传承的先进性。我深知，以上记忆的

只是吴老风范表层的一小部分，深层的风范应当到

《吴波同志生平》中的评价里去品评—— “实事求

是，敢讲真话，如实反映问题”，“坚持原则，顾全大

局”，“光明磊落，襟怀坦白” ……这些铿锵的定论背

后，不知内 涵着还有多少不为晚 辈所知的风范事

例。我总觉得，吴老是一部工工正正 、平平整整的

书，是一部经久耐读的书，是一部净化心灵的书。我

只能凭记忆写这几行肤浅的文字，作为我这后生晚

辈心中永久的记忆。

往事的回忆，使我不能不再次捧起吴老的遗像，端

详着老人家平和蔼善的面容，注视着遗像下 “吴波同志

永垂不朽” 八个大字。久久，心里涌起—— “先生之

风，山高水长。”

（作者为中国财政杂志社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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